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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何建明

现在，我站在黄浦江边的浦东大地上。

在我的身后，是摩天大厦林立的陆家

嘴国际金融区：632 米高的上海中心、金

碧辉煌的金茂大厦和高耸入云的上海环球

金融中心，及伸展着美丽“小蛮腰”的东

方明珠，将黄浦江东岸衬托得美轮美奂。

我知道，再过几天，就是当年邓小平

所 说 的 “ 手 中 王 牌 ” —— 浦 东 开 发 开 放

30 周年纪念日 （4 月 18 日）。对一个青年

来 说 ，“ 三 十 而 立 ” 是 件 值 得 骄 傲 的 事 。

然而对一个城市来说，“三十而立”，谈何

容易！可是，大上海骄傲地告诉世人：他

们的城市、他们的浦东真正做到了“三十

而立”⋯⋯

这让我想起了 30 年前上海人都知道

的 “ 八 百 壮 士 过 浦 江 ” 的 传 奇 ： 那 个 时

候，为了响应浦东开发开放，上海从各单

位征召了 800 位立志为浦东这片热土干上

一番惊天动地事业的干部、技术人员和普

通 群 众 。 他 们 的 平 均 年 龄 还 不 到 30 岁 ，

有 近 三 分 之 一 的 人 甚 至 刚 刚 从 校 门 走 出

来。他们成功了！他们用热血与汗水，让

一片曾经的水稻田和江边滩地，成为世界

瞩目的现代化国际金融中心和美不胜收的

大都市。

现在，我往前看，是中国最大的空中

走廊——浦东国际机场。 这 个 每 年 平 均

接待旅客近 5000 万人次的大机场，今天

竟 然 成 了 我 国 防 控 境 外 疫 情 的 最前线和

主战场。

令我意想不到的是，在这个抗疫烽火

四起，每天都有数个、数十个境外病例出

现的国门口，如今有数以万计的抗疫“青

年近卫军”，在为 14 亿人民的安危而死守

祖国的空中大门。在这批穿着白色盔甲的

青年勇士中，有许多人的父辈，就是当年

建设浦东的“八百壮士”中的人物。

今天、此刻，我在浦东机场上，又一

次看到了这样的勇士和壮士。

停机坪上，转眼的工夫，降下数架从

重点疫情国飞来的客机，近千名旅客已在

机舱内等待出关前的检疫。而驻守在机场

的海关检疫人员再一次紧张起来，因为搭

乘了十几个小时飞机、其中不少还是多次

转机才到达浦东目的地的入境者，他们皆

已疲倦不堪。这些天里，飞机落地时，就

有老人在机舱内休克，也有五六岁的孩子

连哭的力气都没了，甚至还有妇女一下飞

机就大出血⋯⋯

“你们必须在两小时内完成已经降落

的 4 个航班的登机检疫⋯⋯人员不够？那

就把准备下班的队伍再拉上来！五六个小

时没休息，有的上了年纪的检疫队员吃不

消了？那这样吧：我命令你，现在立即抽

调三到四支队伍的青年检疫人员马上投入

登机战斗，并且必须在晚上七点前完成检

疫 。 你 问 为 什 么 不 多 给 点 时 间 ？ 告 诉 你

吧：如果有时间我就不会直接命令你了！

明白吗？7 点以后，还有从德国、美国等

地来的数架次航班要停港⋯⋯所以，你们

必 须 立 即 组 织 青 年 检 疫 队 员 再 去 冲 锋 决

战！”具体负责机场检疫指挥与调度的机

场海关副关长王智峰这天有些急了。他的

额 上 满 是 汗 滴 ， 因 为 机 场 每 积 压 一 个 航

班，机舱内的某一个发热患者或隐性患者

就可能会传染十个或更多的人。

时间就是生命，机场就是战场，自疫

情 发 生 以 来 的 每 一 天 ， 浦 东 机 场 皆 是 如

此。而 3 月初以来的境外疫情，更是让浦

东 机 场 这 扇 国 门 风 雨 飘 摇 、 危 情 频 出 。

“全国人民每天都盯着我们这儿，我不让

他们拼不行啊！”王智峰一边抹去额头的

汗水，一边又操起电话开始新一场的指挥

与调度⋯⋯

于是，我们看到，在一架架飞机舱口

与连廊相接的走道上，一组又一组身穿沉

重防护服的海关检疫青年队员们，跑步登

上飞机，开始又一场紧张而有序的对所有

入境者的检疫与查询。

“你今天上了几趟飞机了？”

“有五六趟了吧！”

“没有休息过？”

“咋休息？穿了那么厚的防护服⋯⋯”

“不喝不尿？”

“咋喝咋尿？”

“你⋯⋯裤裆受得了吗？”

“受不了也得受啊！”小伙子回答得很

直接。旁边的一位检疫员不好意思地示意

他：“快走吧！别磨蹭了！”

“ 不 好 意 思 ， 还 有 一 班 登 机 检 疫 任

务 ⋯⋯” 小 伙 子 步 履 艰 难 地 朝 机 舱 方 向

挪动着。海关同志悄悄告诉我：“估计他

的尿不湿湿透了！”

“没办法，人手不够呀！开始我们依

靠机场自己的海关人员组成了 17 支青年

突击检疫队。3 月以来，境外检疫任务一

天比一天重，现在整个机场的检疫突击队

已经超过 30 多支，基本上清一色的年轻

人。”上海海关关长高融昆说，“不靠青年

人不行啊，上岗的人全都得连续作战，一

上岗就是十几个小时。你想想，一件防护

服有效时间为 4 小时，可我们的检疫突击

队员一般都要干满十来个小时，这中间是

滴水不沾、粒米不进，也不能上厕所。这

是一个上岗班次的基本任务。有的航班，

一组队员上机检疫，得花两三个小时，甚

至更长时间的也有⋯⋯”

“为啥这么长时间？”

“入境者的情况复杂呀！我们要对每

一 个 人 前 14 天 的 行 动 轨 迹 作 详 细 调 查 ，

了解清楚，而且必须做到不漏一个细节，

这样登机上舱内的检疫队员的工作量就非

常繁重。这要不是我们这些可爱的青年队

员用身体的本钱挡着、顶着，能守得住这

国门吗？”这些天，高关长每每讲起他的

队员们，总会哽咽起来。

而我知道，这仅仅是守卫国门的第一

道关口。

“出关”是第二道关口。这里又是入

境者最为密集和程序最为繁琐之地。除了

同样必须的防疫检查和“何地来”“去何

处 ”“ 中 途 是 否 转 机 ” 等 调 查 询 问 之 外 ，

还要按人分流，引入上海防控的“闭环”

通道。因此，这里的一千位入境者，就会

生出一万个问题来。尤其是外籍入境者，

简单的一个问题，就可能耽误半小时、一

个小时。

怎么回事？语言不通呵！

“立即启用支援机场和各社区、定点

隔离地方的外语志愿者！”市区县团委和

志愿者服务中心，全力开动。两天之内，

两万多名青年志愿者报名参战。他们告别

父母和恋人，舍去自己的“宅”生活，穿

上 防 护 “ 盔 甲 ”， 甚 至 连 多 吃 一 碗 方 便

面、画一下眉的时间都没顾上，便来到机

场、集中隔离点，或者社区的抗疫前线。

外办系统的翻译马荃，负责日本方向

来的客人。许多在上海工作的日企驻沪友

人，他们回来都是为了公司的业务，有人

绕道数国才抵达上海，旅途艰难；也有的

是远嫁日本却多年未回的老上海人。许多

人从疫情重点国仓促辗转才到浦东机场，

难免心存疑虑。

“欢迎回家！”“到了就好！”马荃见了

这些日籍入境者，第一个动作就是毕恭毕

敬地弯下腰，说着这样一句句暖心的话，

“我看到许多人一听这就热泪盈眶”。

“这样的话一天你要说多少遍呢？”

“至少 500 遍吧！”马荃的嗓子已经沙

哑，但他仍然精神飒爽、满腔热情地对日籍

客人说着“欢迎回家”“到了就好”。

外贸系统的阿拉伯语翻译娟娟——她

喜欢别人这样称呼自己，因为她到机场的

任务是协助那些正在办理入关手续的带孩

子的客人们，看管他们的小宝贝。

千万不要以为这活轻松。

“有一天从伊朗来的一家人带了 4 个

孩子，最大的也就十来岁！这回好，我就

成了临时‘孩子王’，那个折腾劲儿，好

像比我整个童年玩得还奇葩得多哟！”娟

娟说，“其实当‘孩子王’很累，尤其是

在机场，你还要时刻保护好他们不受意外

传染⋯⋯”

听完这样的“奇葩”故事，你想笑又

似乎笑不出来。娟娟说，有一天她与另一

位姑娘在入关口哄着 3 个孩子，结果阴差

阳错，两个入境的外籍家庭领错了孩子，

把娟娟和同事急得满航站楼寻找。等到两

家的孩子“物归原主”时，娟娟她们累得

坐在地上半阵子没起得来。

“这、这也叫战斗？”

“这叫‘战疫铁人赛’！”姑娘们自个

儿笑得前俯后仰。

边检指挥中心内的民警小沈姑娘，是

最近才加入到“守国门”的防控大军之中

的。或许因为她在原来的单位就是个有名

的“学霸”，所以现在她被安排支援边检

的 核 心 团 队 —— 入 境 人 员 审 查 队 。 人 称

“最强大脑”的审查队，负责整个入境人

员的情报分析工作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这

是排查风险、防控那些隐性危险传染源的

特殊战斗岗位。

“一天要排查多少条线索和信息？”

“ 至 少 上 万 条 吧 ！ 每 一 条 都 必 须 清

晰，经核对没有差错后一一归零，否则就

可 能 是 一 个 风 险 口 ⋯⋯” 小 沈 说 ， 有 一

天，她和同事对当日近 4 万条的入境旅客

信息进行全量筛查时，无意间发现有一名

旅客隶属于一个 19 人的旅行团，而这个

旅行团有经过疫情重点地区转机和停留的

记录。“我们马上采取行动：一方面传令

登 机 的 检 疫 防 控 人 员 ‘ 逮 ’ 住 这 位 入 境

者，进行核实；同时迅速对他入境后所要

去 的 地 方 布 置 相 应 的 防 护 提 醒 及 保 证 措

施 。 漏 掉 一 个 细 节 ， 就 可 能 造 成 极 大 隐

患。我的岗位丝毫不能有半点马虎！”

那张青春的脸上洋溢着严肃而又骄傲

的光芒。

以 前 我 们 并 不 知 道 ， 其 实 在 此 次 战

“疫”中有一支特别行动队，他们的名字

叫 “ 医 学 流 行 性 传 染 病 调 查 队 ”， 简 称

“流调队”。其工作任务就是要在第一时间

内“逮”住“毒源”、切断“毒根”，因此

也有人称他们是“神秘的猎毒者”。

“流调队”的工作确实非同寻常，且

必须争分夺秒。

3 月 27 日一上班，我就来到上海市疾

病防控中心的“流调”队部。接待我的是

另一个小伙子，因为我比预约时间早到了

十 几 分 钟 。“ 不 好 意 思 ， 昨 晚 一 宿 没 睡 ，

我在赶个‘报告’⋯⋯”小伙子放下才咬

了一口的面包，给我搬椅子坐。

“又是执行紧急任务去了？”

“是。昨夜快十点了，突然接到浦东

那边来电，说有一个外籍入境者确诊了，

我就‘接单’去了。结果发现那人是西班

牙的，我不懂西班牙语，所以折腾了一个

多小时，搞完现场流调已经快两点了。然

后 回 来 就 要 赶 报 告 ， 我 们 必 须 在 两 小 时

内把每一个确诊者和疑似者前 14 天内的

所 有 行 动 轨 迹 ， 形 成 完 整 报 告 公 布 到 全

国 传 染 病 信 息 网 络 上 ， 所 以 必 须 要 在 第

一 时 间 完成。我现在正在写的是正式报

告，也得在流调之后的 24 小时内递交给

市卫健委⋯⋯”

正在此时，我预约的采访对象，为上

海 抗 疫 整 个 战 役 立 下 汗 马 功 劳 的 流 调 队

“头儿”潘浩来到办公室。从他口中我才

知道，这支为全上海 2400 多万市民“守

大 坝 ” 的 流 调 队 员 ， 主 力 队 员 几 乎 都 是

80 后、90 后的青年。“我们这儿最小的是

1995 年出生的。”潘浩说着，就从旁边的

几个办公室叫来 4 名年轻队员，其中一个

是女孩子。

“俞晓你先跟何老师说说。”潘浩对女

孩说。颇有几分泼辣的俞晓随即对我说，

像 她 这 样 28 岁 的 年 龄 ， 在 流 调 队 中 算

“老兵”了。“但即便如此，我们以前也没

有遇到过像这一回这般严重的疫情。我接

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在 1 月 18 日，也是上海

确诊的第二例病例。头一回我是跟着潘主

任一起去的，明显主任是想让我练胆的。

第二天我再想让主任或其他老同事带我的

时候，就根本不可能了，因为在这之后的

日子里，整个城市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就

像火山爆发，我们所有流调队员个个都开

足 马 力 ， 仍 然 忙 不 过 来 。” 俞 晓 说 到 这

儿，长叹了一声，“这种状态，一直持续

到现在⋯⋯”

“讲惊心动魄点的事！”潘浩在一旁督

促她说。

“这不正讲到第二例确诊者的事嘛！”

俞晓接着说，“第二天，他——林声接的

那个确诊者，竟然在流调时发现跟我接手

的这一例有交结⋯⋯”俞晓指指坐在她身

边的小伙子继续说道。

“ 我 流 调 的 那 例 病 人 与 俞 姐 手 头 的

那 例 是 一 个 单 位 的 。”95 后 的 林 声 补 充

了一句。

“ 这 就 说 明 我 流 调 的 第 二 例 确 诊 者 ，

并没有把自己全部的生活轨迹如实告诉我

们⋯⋯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，因为我们

的任务是：搞清楚每一例病人是怎么发病

的，跟谁有过接触，这是切断传染的关键

所在！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我已经感到紧张了。

“我们调查每个病例都如同破案！像

这样的病例，接下去就是考验我们队员的

能力和责任心了。”潘浩插话道，“我感到

骄傲的是，我的队员们虽年轻，但干活老

练、精到，是真正的猎毒者！你别看她小

女子一个，她下面的工作，一下把一个极

其危险和重要的毒源给堵住和切断了根！”

“当时我心头真的一惊，因为如果不

把 第 二 例 确 诊 者 在 单 位 的 行 动 轨 迹 弄 清

楚 ， 有 可 能 就 会 形 成 影 响 全 市 的 一 大 毒

源！于是我立即联系了此人的单位领导和

所在区的防控人员，汇集到现场，细细复

盘了第二例确诊 者 两 次 来 到 单 位 工 作 的

所 有 行 动 轨 迹 ， 同 时 作 出 周 密 分 析 ， 并

迅 速 向 该 单 位 提 出 建 议 ： 凡 有 可 能 与 此

人 有 密 切 接 触 的 人 全 部 实 施 医 学 观 察 。

这 个 单 位 领 导 也 非 常 配 合 ， 马上通知相

关人员进行隔离，并要求单位全体职工每

天进行体温检测，结果后来排查出了两例

确诊者⋯⋯”俞晓接着道。

“俞晓的这一行动，听起来可能就是

截获了两例确诊病例，但如果当时她没有

及时去追踪和斩断这个毒源，恐怕再晚几

天，这个有单位有可能成为全上海一个十

分可怕的传染源，后果不堪设想！”潘浩

用满意的眼光表扬了一下自己的女弟子。

“我这几个师弟比我厉害多了！”俞晓

不好意思地指指身边的几个小伙子。

在我的要求下，第一个与我见面的叫

韩若冰的小伙子终于开腔了。他见怪不怪

地说：“我们干这一行的，就得冲在疫情

的最前面！我们要是迟缓一分钟，病毒就

可能比我们更快地传染给一片人。我们如

果行动稳准狠一点，病毒它再猖狂也得绕

着弯走！所以我们的工作影响和决定着整

个疫情的发展脉络，绝不能有半点犹豫，

更不能有一丝退缩和马虎⋯⋯”

“你别看他名字叫‘若冰’，可他的心

每天都在燃烧。”潘浩又开始表扬了，“他

的孩子刚出生没多久，疫情就暴发了，妻

子又回了老家湖南而一下无法返回上海，

小孩全靠若冰父母帮着带。从 1 月 15 日投

入战斗到现在，你回家过几次？”

“一次。”韩若冰低着头说。

“对的。可你接了多少单子？”潘浩说

的“单子”，就是每个病例流调的任务。

韩若冰摇摇头：“数不清。”

“确实都数不清了！”几位队员都在摇

头 ， 纷 纷 说 ，“ 我 们 现 在 脑 子 里 只 记 得

‘昨天’‘今天’和‘明天’，连几月几日

都 不 知 道 了 ⋯⋯”“ 我 只 记 得 几 号 病 人 、

几号疑似，其他啥都不记得了⋯⋯”

潘浩给我总结了一下：“到 3 月 27 日

为 止 ， 全 上 海 在 此 次 疫 情 中 确 诊 病 例 为

300 多例，疑似病例近 4000 例 ，这两个

数字对我们流调队员来说，它们的后面是

乘十倍、百倍的工作量。我们全市这次投

入流调的队员约 2000 多人，可以骄傲地

说，没有这支特殊的青年战斗队员，就不

可能有上海今天这样的战疫大胜利。我们

的队员有时为了调查清楚一个病人的一条

行动轨迹，可能要打几十个甚至几百个电

话。现场察看和复盘都必须亲自到场、反

复核实，这才可能把各种蛛丝马迹的可疑

情况全部摸清。”

疫情“猎毒者”，可敬可畏，赤胆忠心！

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那些冒着硝烟的战

场前线——

束传江是黄浦区检察院的一名 90 后

干警，他 是 第 一 批 报 名 到 机 场 援 助 的 队

员 。“ 守 国 门 我 感 觉 很 光 荣 。” 束 传 江 开

始 以 为 这 工 作 无 非 是 个 “ 临 时 导 游 ” 一

样的角色，“哪知道真去了才体会到守好

国门的防疫战斗，实际上时时惊心、步步

动魄⋯⋯”

“3 月 6 日是我在机场顶岗的第一天。

按照流程，入境人员经过前几道检验检疫

程 序 后 ， 护 照 上 会 被 贴 上 不 同 颜 色 的 标

签。其中，黄色代表需要居家隔离观察，

红色代表需要去隔离点集中隔离。而我的

职责，就是跟车将以上两类入境人员送往

目的地。说到这里大家也就明白了，我接

触到的都是高风险人群，所以那天是我人

生中第一次穿上了防护服，从头到脚遮得

严严实实。从早上 8 点半上岗到晚上 8 点

半下班，一穿就是 12 个小时，真是闷得

我透不过气来。”束传江说。

“我的第一趟行程是将 3 名旅客送往

两处地方。一对来自意大利经转德国航班

飞抵上海的中国籍母子，一名从日本回来

的旅客，除了我全程随车外，另有公安民

警驾驶警车随后，将其送至各自居住的小

区门口，交由所属街道居委会人员进行登

记后再居家隔离。4 个小时后，我回到了

机场，接待点已经积压了很多旅客。第二

趟一共要送 9 人，有从国外回来的一家 5
口，还有日本人、韩国人。天色已晚，旅

客们归心似箭，我的电话也不断响起，每

个 街 道 都 希 望 我 先 把 住 他 们 那 里 的 人 送

到。中间不停地有人打电话来，你都得回

答清楚，否则中间出一个小差错，那整个

闭环防控就可能出现漏洞⋯⋯当最后一个

旅客成功交接，已是晚上 9 点。脱下防护

服的那一刻，我简直有些发瘫的感觉，可

转头一想，精神又来了！你问为什么？不

复杂：现在全国人民把守国门的大事交给

了我们，作为一名青年，就要责无旁贷地

把国门守牢，这是青春使然。这么高强度

的工作，我们不干谁干？”

张晓燕是 3 月 16 日下午 1 点多被奉贤

区派往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的。作为社区

卫 生 服 务 中 心 的 一 名 年 轻 护 士 ，“ 外 来

妹”张晓燕对自己能够加入上海的防控战

斗队伍，特别激动。

与她一起参战的另一只“燕子”朱真

燕，是张晓燕的好姐妹。双飞的“燕子”

在接受了不到一天的消毒与采样等内容的

培 训 后 ， 次 日 下 午 15 时 58 分 ， 一 辆 120
救护车便将张晓燕和朱真燕拉到了定点隔

离酒店。

“现在有一名密切接触者，需要你们

马上对他进行采样检测！”天，张晓燕心

头一惊：还未落定脚跟，任务就来了呀！

“新冠病毒”原来就这么近！

“走吧！”张晓燕叫上队友朱真燕，俩

人揣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颇有些胆怯地敲

响了 1008 号的房门。啊，是位比自己还

要年轻的留英学生。

“请你配合一下，我们来进行采样检

测⋯⋯”朱晓燕道，不由屏住了呼吸。

“为什么还要采样？是我同机的人有

确诊者？我有没有危险呀？你们可要帮帮

我⋯⋯”留学生突然紧张起来，烦躁地在

屋子里走动。

张 晓 燕 一 时 不 知 如 何 是 好 ， 头 脑

“嗡”地一声。但她很快恢复神情，耐心

地 向 这 位 留 学 生 解 释 一 个 又 一 个 “ 为 什

么”，并告诉他：回国了，就等于是回家

了，一切都不会有问题的。

小 伙 子 看 着 两 位 天 使 般 的 “ 姐 姐 ”，

终于平静了下来。

采 样 顺 利 结 束 。“ 可 就 这 半 个 多 小

时，我跟真燕从那房间出来时，整个身子

全湿透了⋯⋯紧张的呀！”张晓燕笑谈自

己的“初战”。如今的她，已经在入境者

的隔离点连续工作了十余天，俨然成为一

名守护国门的“老兵”。

浦东新区的任务现在最重，从 3 月初

之后的半个多 月 时 间 里 ， 这 一 个 区 光 接

收入境的隔离者就达 8000 多人，如今已

抽调青年突击队员多达数千人，累计 400
多 支 队 伍 ， 平 均 年龄不到 26 岁，最小的

只有十三四岁，他们奋战在援助机场的战

斗中。

突然有一天，机场里那些入境者们拖

着疲倦的身体走出海关口时，被眼前一群

身披雷神、超人和小猪佩奇等励志表情包

的“白衣战士”们各种精彩的即兴表演吸

引住，顿时感觉紧张的心情放松许多，甚

至纷纷过来与这些“表情包”合影⋯⋯原

来，这也是浦东青年志愿者们为入境者专

门设计的“减压”妙招。“别看一次上场

三五个小时，那感觉好像把一生的汗水都

流光了似的⋯⋯”小伙子们一边脱着防护

服，一边感叹。

团委的 干 部 告 诉 我 ， 这 仅 仅 是 全 区

青年参加抗疫战斗的一个缩影。“浦东是

上 海 人 口 最 多 的 一 个 区 ， 既 有 国 际 金 融

中 心 ， 又 有 国 际 机 场 ， 同 时 还 有 自 贸

区 、 科 技 园 区 等 ， 所 以 是 上 海 防 控 前 线

中的‘风口’，任务极其艰巨。我们这儿

的 真 正 的 战 斗 ， 其 实 是 在 社 区 和 一 个 个

‘ 园 区 ’。 这 里 是 疫 情 防 控 的 ‘ 最 后 一

站’，需要大量的‘守门人’⋯⋯当我们

把防控的战斗号令在青年中发布后，立即

有一万多人报了名，其中很多是放假回家

的大学生。”

确实如此，在社区采访时，我遇见过

许多春节回家的大学生，他们自愿当起了

“保卫家园”的抗疫战士。

在“南苑小区”的出入口，居民们突

然发现有个穿红马甲的大学生志愿者，常

常不分昼夜地在门口为大家测温、登记信

息⋯⋯于是一些伯伯婶婶便关切地问小伙

子：“孩子你累不累啊？一个人不好 24 个

小时连轴转的呀！”

“ 伯 伯 婶 婶 误 会 了 !晚 上 值 班 的 是 我

哥 哥 ，我 值 白 班 ，我 们 是 双 胞 胎 ，轮 流 倒

班 ⋯⋯”在 昆 明理工大学上学的弟弟胡沅

锦把“真相”告诉了居民，也一下让这个

“美丽误会”在小区里传开了。胡沅锦和

在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上学的哥哥胡沅

铮，如今成了这个小区的“红人”。

朱蓉所在的岗位和那些穿着白色防护

服或红马甲的青年相比，看不出战“疫”

的硝烟味。她依然穿着平时的工作服，干

着几乎没有人看得到的活儿，然而她的工

作又非同寻常。只要瞧一瞧她身边那么多

大卡车来来往往，就会知道朱蓉的战场有

多紧张和繁重。

“ 我 们 是 卫 健 委 系 统 的 对 外 援 助 基

地。每天干的活，就是把一箱箱医疗物资

包装好，然后贴上我们的国旗，再把它们

发送到世界各个疫情严重的国家⋯⋯”朱

蓉一边低头干着她手中的活，一边回答我

的问题。

在她身前身后，是堆积如山的一箱箱

从全市各个区县和几十个部门汇集过来的

医疗物资。这些箱子都需要经她之手重新

包装，并端端正正地贴上一张粘胶的五星

红旗图案。

“从春节到现在，我们这里就没有停

过活，而且货物一天比一天成倍增加，进

仓和出库的时间也大大缩短了。境外的疫

情吃紧得很，我们现在天天加班加点还来

不及⋯⋯累？累是肯定的，可我们再怎么

着，也最多是累一点，人家疫情重灾区，

时间真的就是生命。如果我们的援助物资

早一点到他们手里，那个地方的疫情控制

就 可 能 会 好 得 多 ！ 把 外 面 的 疫 情 控 制 好

了 ， 我 们 不 也 安 全 了 嘛 ！” 朱 蓉 直 起 腰

时，额上全是汗水。

“我这不也是另一种战场嘛！”朱蓉颇

为骄傲地 拿 起 一 面 鲜 红 的 国 旗 图 案 ， 将

它认认真真地贴在箱子上，“每贴一张我

们 的 国 旗 图案时，我内心就有一种神圣

感，它让我感觉自己在代表国家做善事、

积大德⋯⋯”

“每天你要打包多少物资、贴多少面

五星红旗呀？”我问。

“没数过，但我们的过关单子上应该

有记录。”朱蓉告诉我，春节以来，从她

这儿发往境外的抗疫援助医疗物资已经送

达 50 多个国家。“多给一个疫情危急的国

家发一份援助物资，就等于我们家门口的

疫情危险就少了一分。我感觉自己的工作

跟守在国门的防疫突击队员的工作一样神

圣和重要。”

朱蓉说得对。在今天的上海，为了阻

击来自境外的疫情，每一个相关战线上的

青 年 “ 近 卫 军 ” 相 加 ， 至 少 达 百 万 人 之

多。他们正以自己的青春热血，为祖国谱

写着一曲曲抗疫的高亢战歌——

向前去，迎接黎明，

同志们，去斗争！

我们用枪弹和刺刀

去开辟新前程。

青春的大旗高举起，

勇敢地迈步向前进！

⋯⋯

同志们，到这儿来吧，

在同一旗帜下，

让我们同来建设

劳动的新国家。

劳动做世界主人翁，

全世界人民把手拉。

呵，我在美丽的黄浦江边，仿佛又听

到了这激越的 《青年近卫军之歌》 ⋯⋯

2020 年 3 月 27 日于上海
（作者系著名作家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）

青 年“ 抗 疫 ”近 卫 军

为外援医疗物资箱贴上五星红旗。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上海古北社区的外籍志愿者。

作者何建明 （右） 和志愿者父子在一起。


